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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冲进来，把我向外推：“你神
经病啊？没看病人昏迷着嘛！赶紧
出去，出去！”

我朝着病房大叫：“麻辣烫，我不
接受！我不接受……”

我被两个护士架着，往外拖。她
们把我强塞进电梯，按了一楼。电梯
门关上，我被锁在了徐徐下降的电梯
里，我拍着门嚷：“麻辣烫，我不接受，
不接受……”

电梯门缓缓打开，我跌到了地
上，我突然觉得好累好累，身子软得
一丝力气都没有。

妈妈走了，爸爸走了，我实在再
承受不了一次死亡。

陆励成一直轻拍着我的背，低声
说：“乖！不哭了，不哭了。”他就如哄
小孩子，可也许正因为这个动作来自
童年深处的记忆，曾带着父母的爱，竟
有奇异的魔力，我的情绪慢慢平静。

等我哭累了，不好意思地抬头
时，才发现他半边脸红肿，好像被人
一拳击打在脸上。

“警察打你了？
他们暴力执法！你找
律师了吗？”

他不在意地笑：
“我差点把人家撞翻
车，他冲下来打我一
拳算扯平。”

陆励成回来后，
问我：“宋翊一直守在
麻辣烫病房前，打都
打不走，他的样子很
糟糕，你要不要去看
看他？”

我 疲 惫 地 说 ：
“我暂时不想见他，我们先去处理一
下你脸上的伤。”

他说：“算了，一点小伤折腾两三
个小时，有那时间还不如回家睡觉。”

因为是周末，看病的人特别多，
不管是挂号的窗口，还是取药的窗口
都排满人，光排队都累死人。

我问：“你家里有酒精什么的吗？”
他呆了一呆，说：“有。”

“那就成。”
已经走出医院，他却说：“你先去

车边等我，我去趟洗手间。”
我点点头，一会儿后，他才回来：

“走吧！”
周末的早晨不堵车，去他在市中

心的家只需30分钟左右，可因为他一
夜没睡，竟然开错路，我们多绕了将
近20分钟才到他家。

他让我先在客厅坐一坐，进去找
了一会儿，拿出个特奢华的急救箱，
我当场看傻了：“你抗地震？”

他呵呵笑着没说话，打开箱子，
一应俱全，我偏了偏脑袋，示意他
坐。我用棉球蘸着酒精先给他消毒，
他低眉顺眼地坐着，安静得异样，完
全不像陆励成，搞得我觉得心里怪怪

的：“你怎么不说话？”
他笑了笑，没说话，我把药膏挤

到无名指上，尽量轻柔地涂到他的伤
口上。

“OK！一切搞定。”我直起身子
向后退，却忘了急救箱放在身侧，脚
被急救箱的带子绊住，身子失衡。他
忙伸手拉我，我借着他的扶力，把缠
在脚上的带子解开。

已经站稳，我笑着抽手：“谢谢你。”
他好像一瞬间仍没反应过来，仍

然握着我的手，我用了点力，他才赶
忙松开。他凝视着我，似乎想说什
么，我一边收拾急救箱，一边疑惑地
等着，最后，他只是朝我笑了笑。

我把急救箱放到桌上，去提自己
的手袋：“我回去了。”

他去拿钥匙：“我送你。”
“不用了，我打的回去，你一整天

没睡，你敢开车，我还不敢坐。”
他没多说，陪着我下楼，送我上

了计程车。
回到家，吃了两

片安神药，一头扎到
床上，昏死一般睡去。

醒 来 时 ，头 很
重，身体很累，不明白
自己为何大白天睡在
床上，一瞬后，才记起
前因后果，突然间很
想再去吃两粒药，我
已经太疲惫！可终是
不能放纵自己。

爬 起 来 ，洗 完
澡，赶去医院。刚出
电梯，就看到宋翊和
陆励成并肩站在窗户

前，没有交谈。
听到脚步声，陆励成转头看向

我，我问：“麻辣烫醒了吗？”
“醒了，不过她不肯见我们。”
刚推开病房门，在沙发上打盹的

王阿姨立即警觉地直起身子，看是
我，才放松了表情，又坐回沙发上。

我走向病床，麻辣烫听到声音，
侧头叫：“妈妈？”

我呆住，疑问地看向王阿姨，王
阿姨眼里含着泪水说：“是苏蔓来看
你了。”

此时，我已走到她的病床前，麻
辣烫笑着说：“哦！我看出来了。”

我俯下身子，问她：“你感觉怎么样？”
“很好。”
看着她脸上的微笑，我想大哭，

又想怒吼，很好？这就是很好吗？可
一切的一切只能化做沉默。

麻辣烫叫：“妈，我想和蔓蔓单独
待一会儿。”

王阿姨立即站起来：“好，你们说
话，我下去转转。”

“妈？”
“什么？”王阿姨手搭在

门上问。 30

柳含烟叹了一口气说：“我这
么多年，生怕你会对我说你已经有
家庭了，我好怕，我甚至都不敢让你
说话，我怕听到坏消息，我怕听到你
说你不能跟我在一起了。现在，我
必须要告诉你，颜浩林，我爱你，但
是你必须要给我和她一个交代，我
知道这很残忍，那么，你愿意跟我离
开这里吗？我们随便去什么地方都
行。”这么多年了，她的生活中只有
他一个人，他负责她所有的开销，心
甘情愿地让她快乐，而她，只能疼痛
地面对着这一切。

颜浩林带着哭腔问：“我们就这
样，不好吗？”

“我以前也以为这样很好，可是
现在，我想要完整的你！”是的，柳含
烟觉得是时候摊牌了，她爱颜浩林，
特别是当她知道他的妻子已经知道
她的存在后，她必须要让颜浩林选
择，这算是仁慈，也是一种残忍吧。

“ 给 我 一 点 时
间好吗？”颜浩林也
没想到，想当年那个
柔弱瘦小的女孩，现
在已经长成一个坚
韧而顽强的女人了。

“我等你，因为
我爱你！”为什么在
说“我爱你”时，心里
不像以前那样甜蜜，
反 而 是 疼 痛 无 比 ？
怎么会觉得它就像
是一根针在蠕动。

颜 浩 林 离 开
了，背影显得那么苍
老而落寞，柳含烟于心不忍，但又能
怎么办呢？爱情是自私的。不是
吗？ 她越是痛苦，越想帮助林若兰，
一个为情所困的女人，是那么无能为
力，让人心疼。可能，林若兰并不算
是为情所困，她只不过是在寻找一份
她丢失了的爱情。

柳含烟回复了一条徐世炜的留
言：“为什么要跟我见面？”

“你写出了很多我想说但说不出
的愁绪。”

“愁绪？”
“是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

愁，但它一直都藏着，你的文字勾起
了它，让我发现了自己有血有肉的
灵魂。”

“明天中午 10 点见。”柳含烟随
即把地址留给了他，她的文字让他发
现了他的灵魂？多么的动听，殊不
知，她一直都是在用灵魂去写。

柳 含 烟 心 想 ：但 愿 我 做 的 一
切，都是对他们有帮助的；但愿他们
能幸福地在一起，而不是不情不愿
地被说服。

24
柳含烟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一个

小时，这俨然已经成为她的习惯。
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

一瓶啤酒，从包里拿出香烟放在桌上。

这时，茶餐厅里只有她一个客
人，她从包里拿出一本书翻看着。

一个声音从她的旁边传来，询问
道：“柳含烟？”

她抬起头，看到一张如阳光般温
暖而谦逊的脸。他在笑，有点羞涩，
像个大男孩。“是我。”徐世炜吗？柳
含烟心想，他怎么来这么早？

“太好了，今天终于能见到您了，
真不容易啊！”他连忙坐在对面，脱下
外套，满脸惊喜地看着柳含烟。

“是不是发现我也只是个普通人，
头上没长出一只角？”柳含烟打趣道。

他要了一杯绿茶，还给柳含烟点
了一份花样冰激凌，如果不是开车来
的，他也想喝酒。

“咦，你在研究《道德经》？”徐世
炜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时，就发现
了她放在桌上的书。

“最近没什么书可看，不如读读
《道德经》，领悟下《易经》。”柳含烟随

手把书收起来，放回
包里，她本不想让他
看到的。

“ 太 巧 了 ，我
最 近 也 在 看 四 书
五经。”

“ 因 为《道 德
经》，我 开 始 敬 畏

‘水’，它可柔可刚，
可强可弱，不拒于
形，顺其自然，不强
求，也不退缩，不抱
怨，不骄蛮，无私而
坦然。它就是人所
向往的最高境界，

它所有的灵性是我们毕生所追求的
精神财富。”

“我很好奇你是一个怎么样的
女人。”

“一个普通的女人罢了。”
“只不过你善于观察人性，去思

考生活，去理解生命的意思，去探讨
别人身上的美德与缺失，从而去修正
自我的生活，然后试着去感化别人。
柳含烟，我说的是吗？”徐世炜朝着她
微微一笑，就好像有许多梅花飘落。

“是，或者不是，重要吗？”柳含烟
心想，他是懂我的。

她随手拿起一支烟，他连忙凑
过来点上，他以为会闻到她身上的香
水味，但没有，他想这个身上有着书
香气息的女人，还是不要喷洒香水比
较好。

“生活要怎么过才合适？你的
文章里说吕不韦是失败的商人，因
为他丢了自己的性命；说柳如是浪
费了雄心大志，因为她不懂得何时
把握机会、牺牲小我；说诸葛亮胆小
而权欲熏心，枉费了黄月英送给他
的那把扇子；说慈禧并不是多么有
能耐，而是有着猪一样的对手……
如你所说，不是应该尊重任
何人的生活吗？为什么要
指责他们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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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收藏

袁伯泉的画
袁伯泉（1897~1975）字其璨，河

南睢县人，3 岁时折右臂，8 岁入塾，
敏于学，喜绘事。14岁拜师名画家荣
海晏，升堂入室，倍受器重，17岁随其
恩师赴开封、许昌、豫西、豫北各地习
字卖画。因右臂残疾，以左手写字作
画，临习唐宋明清历代画 40 多年，又
得荣师真传，擅长工笔，写意花鸟画、
山水、人物兼能，汉、隶、草书法用笔，
气静神凝。在豫中大地被称书画名
家“袁左手”。

1957 年开封、商丘地区患水灾，
当时年已花甲的袁伯泉，抱病作画
200 余幅，奔赴汴、洛各地义卖赈灾，
全部义款送交政府。当时的开封日
报均有报道，人民感戴。曾聘任开封
汴绣厂绘画美术师，并带徒培育人才
多名（如王少聊、伯翠、吕宗风、唐清
林、吴玉兰等）。1957 年首都人民大
会堂绣《清明上河图》赴京观摩原作，
并指导绣制。袁先生的花鸟画得荣
师亲传，栩栩如生。人物画如《张
衡》、《李时珍》亦形神兼备，深受海内
外好评。 王顺喜供稿

小小说

书法家
李培俊

成砚是为书法才来到这个世界
的，或者说，成砚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
为了书法。成砚 6 岁多点，喜爱书法
的外祖父铺开一张洁白的宣纸，把羊
毫塞进成砚稚嫩的小手里，只说了一
个字：写！严肃、邦硬、掷地有声。

成砚一写就是50年，从少不更事
写到青壮，再从青壮写到两鬓染霜，始
终没写出大名气，勉强任了个小城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省市高手如林，这点名
气就小得可怜，可以忽略不计了。

昨天，省城一家大企业组织书法
笔会，恰好有位大家卧病在床不能参
加，作为替补，小城文联主席报了成
砚。主席和成砚是铁哥们，主席说，你
的书法不是不好，纵观全省，能超过你
成砚的无出其右，缺的是有人提携、有
人炒作。这次可是个绝好机会，北京
的书法大家奚老要来，能得他赏识，你
成砚可就一举成名了。

走前，成砚交代老伴，把书法拿出
去晾晾。成砚家住一楼，存下的书法
足有上百张卖不出去。成砚也不急，
卖就卖了，不卖就不卖，放着吧。

这种笔会程序大体一样，介绍与
会书法家，然后现场作书，然后主办方
送上润笔，再然后喝酒、吃饭，皆大欢
喜，作鸟兽散。

成砚先写了一幅四尺条幅，觉得
意犹未尽，接着铺开六尺宣纸，浓墨饱
蘸，凝神落笔，写下苏东坡的《赤壁

赋》。扔下笔，成砚已是满头大汗，细
密的汗珠凝于鼻尖，在灯光下晶亮闪
烁。奚老竟是一声惊呼：大气磅礴，你
们这里藏龙卧虎啊！

能得奚老如此肯定、如此夸赞的
人，犹如凤毛麟角。成砚的书法想不
火都难。

就在这时，成砚接到老伴电话，说
是晾出去的书法丢了几幅。成砚说，
丢就丢了呗，又不是什么宝贝，不值几
个的。老伴说，我……我报警了。成
砚恼恼地说，多大个事，报的哪门子
警，惊天动地的，值吗？

书法是小区保洁员老赵拿走的，
小区的监控录像显现得一清二楚。老
赵两口子在小区做了 4 年了，儿子离
异，把个 5 岁的孙子甩给老两口。老
两口做保洁的时候，5 岁的小孙子就
在一边玩，或折个纸飞机，或搓个小泥
球。小家伙虽然衣衫破旧，长相却十
分清秀，稚嫩的小脸充满了新鲜和好
奇。成砚对办案的民警说，算了，不就
几张字嘛，拿就拿了吧，别追查了。办
案的警官姓王，人很胖，也很严肃。王
警官说，你说算了就算了？立案了知
道吗？局里已经请了专家判定案值，
数额大的话是要判的。成砚就问请的
哪个专家，王警官说，北京的，奚老。
成砚沉默了，他知道奚老的为人，是个
半点假话不讲的直性子，根据省城笔
会上对他书法的喜爱程度，一幅字至

少给出两万价格。那么四幅呢？就是
8 万，这不数额巨大了？够老赵喝一
壶了。

对于成砚来说，这是个绝好的出
名机会，奚老的结果一出，毫无疑问，
成砚必然大红大紫，前来求画之人定
会挤破门槛……成砚再也不是籍籍
无名的人了，是大书法家了，是大名
人了……

入夜，成砚在窗前站了很长时间，
白色的地灯映在成砚脸上，有种病态
的惨白。迷蒙灯光中，那个老赵的小
孙子竟然出现在成砚的视野中，小家
伙摇摇晃晃，在向成砚招手、微笑。成
砚知道，这是幻觉，那个朦胧中的小家
伙其实是一株静止不动的小叶榆。离
开窗口的时候，成砚狠狠骂了老赵一
通，他妈的，想要字找我呀，我能不给
吗？偷什么偷呀你？

成砚怎么找的奚老没人知道，怎
么给奚老说的，也没人知道，反正，成
砚的书法作品被奚老定为 200 元一
幅。王警官不由“嘿”一声笑了，他妈
的，这不一张废纸嘛，忙乎个什么劲！

奚老离开省城前，专程到成砚家
里来了一趟，看望成砚，他对前呼后
拥的人说，我说两句话，第一句，还是
笔会上那句，你们小城藏龙卧虎；第
二句，字如其人。说完，奚老把手抚
在成砚肩上，使劲按按，把头点得捣
蒜一般。

新书架

《故乡有灵》
田 健

在他的故乡，他的昨日，时光渐行
渐远，万物愈灵愈美。

那些远去的吃食，年糕、芥菜、酒
酿；那些久违的鸟兽，梁上燕、村狗；那
些消逝的人事，木匠、酒徒、和尚；那些
漫漶的时光，午后、暮色、春雨；那些生
锈的地方，寒溪、池塘、漏屋……在时
光照耀后都有一种惊人的美，连晒太
阳、闲坐回首起来都那么勾魂摄魄。

花如掌灯说荒村景物、人事以及
物是人非，追忆流年，随想故旧，心似
丝，文如苔，织成岁月的绿毯，这里是
另一种深思，是安静的田园，亦是悠远
的古典，再不落笔就忘了。

他安静，我们喧嚣。而为什么他
闲敲棋子，却正好打在你我心头？《故
乡有灵》，读它，回家。

郑州地理

双 庙
许海龙

在荥阳市豫龙镇楚庄村有两座相
连的庙宇，人称“双庙”。双庙的来历
还有一段故事呢。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村里连年大
旱，庄稼枯萎绝收，人畜吃水都成了问
题，村民就上书告状，最后告到玉皇大
帝那里，玉皇大帝就派人下来察看民
情，所到之处果然烈日当头，大地焦黄
冒烟，禾苗干旱，颗粒无收。来人报告
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就命令下雨，立
马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庄稼受到阳光
雨露，茁壮成长，可老天爷一下就没完
没了，庄稼丰收在望可无法收成，即使
谷物收回打场时，仍乌云密布，雷电交
加，大雨把老百姓辛辛苦苦一年的收
成淋得发霉变质，老百姓又上书玉皇
大帝，玉皇大帝这次亲自下凡，察看后
愁眉苦脸，左右为难，不下雨吧，庄稼
就要干旱绝收，下雨吧，庄稼就会淋坏
变质。这时，身边的王母娘娘灵机一
动，说我有个办法：你不会夜晚下雨，
白天晴天，需要雨时下雨，需要阳光时
天晴。从此玉皇大帝就听从建议，旱
时下雨，涝时有日，风调雨顺，村民年
年丰收，和谐相处。村民为记着玉皇
大帝和王母娘娘的功劳，就在村上建
造庙宇两座，两座庙宇相互连理，人称
双庙，以前此村也称“双庙村”，后来楚
姓人家入住此村，该村改名楚庄村。

写给亲友
高继恒

和耀卿雪夫妇

贺语炽如火，
燃我胸中血。
阔别四十载，
欲言何其多。

心随春风去，
叩问老同学。
情作爆竹响，
高唱祝福歌。

寄常耀华

历久见情真，
知音能几人？
新春念旧雨，
翘首遥祝君。

寄李奔放

发白笔不老，
长吟气犹豪。
小镇大贤才，
德艺寿三高。

外孙田子明

十口田万顷，
甲由申四通。
称子即硕学，
曰明则精英。

王者生日——大寒之歌

王者气象非一般，
降生偏偏在大寒。
大寒本是吉利日，
阴阳冷暖紧相关。

冬去春来又一季，
辞旧迎新又一年。
万物复苏在此刻，
艳阳高照在明天！

为赵春江画像

布衣进城号村童，
笔打江山大路通。
长镜聚焦向西域，
为飨天下登珠峰。

文苑撷英

古代文人与柳佳话
陈永坤

春回大地，杨柳依依。古往今来，
不少文人墨客与柳结缘，留下佳话。

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吟咏着“归去
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回到了故乡浔
阳紫桑。“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
贵”，淡泊明志，随遇而安。在宅院边亲
手栽上五棵柳树，并常在柳树下吟诗作
赋，终生与柳朝夕相伴，生死不渝，后人
称其为“五柳先生”。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因施行变革，被
唐宪宗贬到柳州担任刺史。他怀着忧国
忧民之思，兴利除弊，倡导植树造林，身
体力行，亲自在柳江边种了很多柳树。
数年后，柳州到处绿柳成荫，柳宗元特作

《种柳戏题》一诗抒发情感：“柳州柳刺
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
年。垂荫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
人树，惭无惠化传。”人们为了纪念他，修
了柳侯祠，有“柳柳州”的美号。

唐代诗人贺知章，他平生只爱两样
东西：一是酒，二是柳。他常与李白、张
旭在柳荫下狂饮赋诗。有一年初春，三
位诗人又在柳下对饮，贺知章醉眼蒙眬，
望着“恰似十五女儿腰”的柳丝，诗兴大
发，朗声吟咏：“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

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
似剪刀。”堪称千古绝唱。

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从京城长安
回到东都洛阳，在庭院中广植柳，并挥
毫写下《种柳三咏》：“白头种松桂，早晚
见成林。不及栽杨柳，明年便有荫。春
风为催促，副取老人心。”每当清明节，
门上必插柳枝，并令子孙戴柳冠，常言

“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因此有
“柳诗翁”之誉。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崇仰柳之顽强
生命力，故他走到哪里，就把柳植到哪
里。谪居黄州时，植柳于“茨棘瓦砾之
场”。这块地有坡度，面向东方，因此被
称为“东坡居士”。来到杭州，发动百姓
在西湖筑堤(即今之苏堤)，“植芙蓉杨
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柳浪闻莺”成为
西湖著名一景。至今当地人仍称一种
垂柳为“学士柳”呢。

明末清初作家蒲松龄，一生穷困潦
倒，70多岁才熬上个贡生。但他不求高
官厚禄，却回到故乡满井庄，临泉而居，
在泉边栽了很多柳树，自称“柳泉居
士”。他在柳树下与乡亲及过往行人神
聊，写下了令人拍案称奇的《聊斋志异》。

应市芭蕉（油画） 符罗飞

孙其峰 书法


